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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在江上走

慢吞吞到了古城

一桥下的霓虹

黄昏出来溜达

月亮岛高楼疯长

离中流击水

隔了几个音符

清风来弹奏

星期六的烟花

曾如约而至

与杨柳诵诗

和江岸咏叹

杜甫在江阁住下

不再随波而浪

多年的酸楚

化作满楼灯火

对岸的岳麓山

夜尽有钟声

一缕禅语过来

踱步橘子洲

       2019 年 9 月 29 日，一位来

自长沙的科学家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接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授

的共和国勋章，他就是中国工程

院院士、享誉全球的“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生于1930年的北平，

父母皆是知识分子，从小教他读

书进取。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跟

随家人辗转多地，目睹山河破碎、

人民蒙难。苦难在他心底刻下最

朴素的信念：中国必须强大。

　　1953 年，大学毕业后，他响

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号召，来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

讲台之外，他把育种试验当做第

二课堂。20 世纪 60 年代，全国

遭受严重饥荒，素有“湖广熟，天

下足”之称的湖南竟也出现了

“路有饿殍”的惨景，袁隆平见此

内心深受刺痛，他下定决心：一

定要用科学技术让粮食大幅增

收，让人民不挨饿、吃饱饭！

　　当时，国际遗传学界普遍认

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

种 优 势 。 袁 隆 平 却 偏 不 信 。

1960 年，他在稻田里发现一株

“鹤立鸡群”、颗粒饱满的稻株，次

年种下，后代却参差不齐——这

正是杂种分离的表现。他敏锐意

识到：那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稻！

既然大自然能做到，人工为什么

不行？从此，他开启了一条杂交

水稻攻关之路。

　　1964 至 1966 年，他在安江

农校和附近农田的茫茫稻海里

一株一株观察，先后检查了十几

万株稻穗，终于找到 6 株天然雄

性不育株，并发表论文《水稻的

雄 性 不 孕 性》，提 出

“三系法”配套设想，

奠定了中国杂交水稻

研究的基础。

　　1970 年，他的助手李必湖

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稻雄性不

育株，袁隆平将其命名为“ 野

败”。1973 年，籼型杂交水稻

“三系”配套成功。1974 年，第

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 2 号”诞

生。1976 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

面积推广。中国由此成为世界

首个成功应用杂交水稻的国家。

　　1971 年，袁隆平调入湖南

省农业科学院，自此开始长期在

长沙工作。1984 年，他在长沙

创办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

为全球第一家杂交水稻专业科

研机构。

　　袁隆平有两个著名的梦：

“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

全球梦”。这两个梦，他做了一

辈子，也追了一辈子。

　　他向世界分享杂交水稻技

术，多次赴国外讲学、指导种植。

如今，杂交水稻已推广至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种植面

积约 800 万公顷。他的硕果给

全人类带来福音。

　　他捐出个人奖金设立科研基

金和农业科技奖励基金，毫无保

留地向后辈传授经验心得，培养

出大批杂交水稻专家，让中国杂

交水稻事业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袁隆平离开了，但他留下的

种子精神，早已扎根在亿万人民

的心田和全球广袤的稻田之中。

他以一粒稻种济世安民的卓越

功绩，将永远被时代铭记、被后

人尊崇。

　　(作者单位：长沙市委党史
研究室)

        深夜，一句唐诗从

书页中窜出来，烫了我

一下。

　　那是一个叫张继的

落榜生写的，二十八个

字，寒山寺的钟声，枫桥

下的渔火。千百年来无

数人读过、背过、考过，却

很少有人真正被它“烫”

过。曾冬做到了。他用

《万物的诗词》把那些沉

睡在教科书里的句子，一

个一个唤醒，让它们重新

有了体温。于是那个夜

晚不再安静——月光是

热的，乌啼是烫的，千年

前的愁眠，像刚煮好的

茶，隔着纸端到我面前。

　　我被一句唐诗烫过

的夜晚惊艳，万物开始

说话。檐角铁马念出平

仄，墙根虫鸣押着旧韵，

连窗台上那杯凉透的白

水，都在桌面上洇出一

小圈潮湿的注解。那一

夜我忽然听懂了我的皱

纹——那些沟壑里埋着

的，不是我自己的时间，

是某个唐朝人隔着十个

世纪递来的、还没读完

的半首诗。

　　这不是一本寻常的诗词解读书。曾冬把那些供奉在教科

书里、背到麻木的古典诗词，从时间的冰层中打捞出来，让它们

重新温热、湿润、会呼吸。书中对张继《枫桥夜泊》的诠释令人

拍案：“一只乌鸦凄凉的鸣叫越过夜空，溅落了满天的寒星。”

“溅落”这个词用得何其精妙——寒星不是升起的，不是闪烁

的，而是被一声乌啼击碎的，像水珠一样四散开来。原本凝固

在文字里的“月落乌啼霜满天”，忽然有了声音、有了画面、有了

痛感。曾冬不是在翻译古诗，他是在用现代汉语的血肉，重新

包裹古典诗词的骨骼。他捕捉到了那些被忽略的细节：船舷上

薄薄的白霜，渔火映照下如跳动的火焰般的红枫，异乡旅舍中

安静到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黄昏。这些细节原本就在原诗中

沉睡，是曾冬用他细腻的感知把它们一一唤醒。

　　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相信万物都会说话。“雨是

天空写下的诗行”“大地奏响孤傲的鸣唱”“寒星收藏了所有的

心事”——在曾冬笔下，自然不再是沉默的背景，而是充满

表达欲的主体。这种万物有灵的诗观，恰恰接通了中国古

典诗歌最本真的传统。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到李白的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中国人从来都相信，天地万物

与人之间存在着隐秘的情感共鸣。曾冬把这些共鸣放大

了，拉近了。他让我们听见“蛙声作管弦”，看见“慈竹笋如

编”，感受到“江水沉淀了一天的风尘”。这些不是修辞技

巧，而是一种世界观：世界是一首正在被写下的诗，而我们

每个人，都是这首诗的读者，也是作者。

　　读这本书，你会不断与孤独相遇，但这种孤独并不凄

凉。“黄昏。异乡的旅舍安静得可以听到孤独的心跳。”曾冬

写李白的秋浦，写张继的枫桥，写李商隐的银烛秋光，本质

上都是在写一种普世的孤独——那种漂泊者在深夜面对自

己内心的时刻。但奇妙的是，当你读到这些文字，孤独反而

被稀释了。因为你知道，一千多年前的某个夜晚，张继也曾

和你有同样的心境；曾冬用他的笔，把你们拉到同一个船舷

上，面对同一片寒江。书中有这样一句：“天涯系着游子的

乡愁。”一个“系”字，把抽象的情感具象为一根看不见的线，

天涯那头是故乡，这头是漂泊的人。这根线从未断过，从宋

之问的“近乡情更怯”到李白的“何人不起故园情”，一代代

中国人被它系着，而曾冬替我们摸到了这根线的温度。

　　曾冬的解构大胆而不轻浮。他写苏轼的“人生到处知

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没有停留在常见的“人生无常”解

读上，而是笔锋一转：“若将眼底风光尽收，何必归种五株

梅？”这是一种自信的诗学——不必逃避漂泊，因为风景本

身已是归处。他对李清照《声声慢》的处理尤其精彩。原

词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已经是情感的

极限表达，曾冬却用“漏声滴尽明珠泪”来承接，把时间的

流逝具象为珍珠般的泪滴，一粒粒，一声声，直到夜尽天

明。这不是简单的翻译，是在与古人对话，甚至是在与原

作竞写——令人惊叹的是，他接住了。

　　当世界碎成十五秒的喧哗，一首千年前的诗，还能叫醒

谁的耳朵？《万物的诗词》给出了答案：它不教我们背诵，而是

教我们感受。它告诉我们，王维笔下的“柴门依竹”不是遥远

的唐代风景，而是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人心中对宁静的渴望；

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是对歌女的指责，而是对一切时

代中麻木与遗忘的叹息。曾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把古人

的心跳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频率。那些被时间磨损的情感，

在他的文字中重新锋利起来，可以划破千年的隔阂，直抵我

们的神经末梢。

　　每一首诗，都是万物的一次回响；每一次解读，都在奔赴

一场美的修行。合上书，那句“梅花已经开了，春天还会远

吗？”久久萦绕。万物沉默，但曾冬替它们说出了声音——时

间无情，他却在诗句中替我们打捞到了永恒。

　　此刻，窗外夜色沉沉。我没有

开灯。想让它再亮一会儿——那颗

被曾冬唤醒的、一千年前的月亮。

       我已到了不再轻言说爱的

年轮，若要说，那定是星城湘江

两岸那璀璨流淌的灯光秀。

　　古人云：“天上一颗长沙星，

地上一座长沙城。”我却想道：每

个人的心尖上，总有一处记忆挥

之不散。长沙夜景那万千变幻

的灯火，恰似城里的月光，温柔

而朦胧，欲言又止。它似在诉说

古城的沧桑过往，又似在暗示一

段未尽的古今情缘。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

湘江两岸的灯光秀，让这座

城褪去了白昼的燥热与喧

嚣，换上了一袭流光溢彩的

晚礼服。矗立于湘江之畔

的杜甫江阁，抬眼望去，整

座城市仿佛沉浸在一片梦

幻的光海之中。我不禁深

陷其中，听得见思想在时空

中碰响激荡。

　　湘江如一条蜿蜒的玉

带，静静流淌在城市的怀

抱。此刻，美的意象被演绎

到了极致。天上的皓月、两

岸的霓虹，随着微波轻轻摇

曳，一如你纯净的初恋，又如那

无瑕的初心，闪烁着迷离而温柔

的光芒。

　　两岸高楼披上了七彩的光

衣，巨大的 LED 幕墙上，光影变

幻莫测。它时而似一树红枫在

风中起舞，热烈而奔放；时而又

如水墨山水缓缓铺展，淡雅而清

幽；更有那现代科技线条的交

织，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光

影不再是冰冷的电子信号，它们

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仿佛要将

整座城的灵魂都献给这条河流。

　　橘子洲，宛如一艘巨轮停泊

在江心，洲上的灯光柔和而庄

重，与稍远轮廓朦胧的岳麓山遥

相呼应。岳麓山深邃而宁静，带

着一种陌生的热情，虽不识你，

却似要将你挽留，山顶电视塔那

高擎的一束光柱，直指苍穹，宛

如这座城市的精神灯塔，守望着

岁月的流转。

　　仲秋之夜，杜甫江阁汇聚了

众多音乐爱好者。在灯光的映

衬下，人们手执话筒，唱起心中

最爱的歌，这里成了一场不期而

遇的民间音乐会。当《再唱洪湖

水》的旋律响起，我也情不自禁

地加入其中，放声高歌。好一句

“落花时节又逢歌”的即兴改写，

在此刻交融，诗意在歌声与光影

中肆意蔓延。

　　白露时节，漫步湘江风光

带，风起秋凉，感悟油然而生。

这千年百折千回的湘

江，无论清浊急慢，终

是千回百转。如今河

水愈发清澈，岸边的柳

树在灯影下显得格外

柔美，长长的枝条轻拂

水面，泛起层层涟漪。

凉亭里谈笑风生的老

人，追逐嬉戏的孩童，

牵手漫步的情侣，每个

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这灯光秀，

照亮的不仅是夜空，更

是人们心中的温暖与

希望。

　　多好啊，这里的美，将我曾对

大城市喧嚣的陈旧感知剥离殆

尽。置身于这光影交错的世界，

我感受到了长沙的包容与活力。

　　一位山西的文友曾在我的

朋友圈留言：“看了你发的灯光

秀视频，我总想亲自来长沙吹吹

湘江的风，看一看一江两岸的灯

火璀璨，感受长沙的浪漫……”

　　来吧！这里的每一处灯火，

都想与你约会;每一个夜市，都会

让你的味蕾沉醉。这座城市，正

以它独有的方式，展示着自信与

魅力，讲述着属于它的辉煌篇章。

　　夜深了，灯光依旧璀璨，风依

然在吹，驱动着我的遐想。在这

流光溢彩的星城之夜，故乡的月

光也随着我的心，漂移到了长沙。

这月光，充满了生机与爱意。

       大约过了半小

时，天色明亮，山坡

和 田 地 鲜 绿 晃 眼 。

这场雨来得随意，老

天似乎知道我们专

为避暑而来。

　　这户人家藏在

雪峰山东麓的虎形

山 瑶 族 乡 ，海 拔

1400 余米。清早我

们从湘江之滨出发，

七拐八绕到达这儿

已是午餐饭点。

　　男女主人原来都在广东打工，

后来为照顾年幼的孩子，女主人返

回山沟沟了。六年前，在山谷里盖

了幢三层小洋楼，谈不上豪华气

派，但精致干净。这两年跟上潮

流，腾出六间房办民宿，女主人自

然是“CEO”，主抓管理和营销，日

常打理就落到才到花甲之年的父

母肩上。

　　接了个“大团”，全家上阵，火力

全开，女主人还把住隔壁的中年婶

子请来当主厨。很快我就发现，除

了女主人，父母和婶子分工明确，母

亲当“事务长”，负责开列伙食单子、

采购食材，父亲当“火头军”和“驾驶

员”，负责烧火、骑摩托载着老婆到

菜市场买菜，婶子当“厨师长”，当

然，既分工又合作，比方说餐后卫生

就是三人齐上阵。

　　主人家鸡鸭喂得好，惹人垂涎，

我们自然要买来改善伙食。好食材

难得，几个家庭“主男”齐聚厨房，巴

掌大的厨房连同过道塞满了人。开

了多年饭店的吴总率先露一手，先

炒鸡，后煮鱼。就着老母鸡肚子里

的油，均匀切块，

煎炸出油，倒入鸡

肉，连声叮嘱62岁

的“火头军”加大

火力，于是，他笑

呵 呵 地 又 塞 入 几

根干木柴，用火钳

在灶膛里扒拉几下，关上铁

皮火炉门，我仿佛看到空气

直往火炉门下面的进气门

里涌。“事务长”和“厨师长”

立在一旁，瞪圆眼睛，堆满

笑容，盯着热气腾腾的铁

锅，还有吴总手里的勺子。

倒入少许白酒、加入一小碗

生姜片，继续翻炒。鸡肉呈

焦黄色，香味飘满厨房，吴

总倒入山泉水——屋后经

净化的雪峰山水，放入当地

产的切成片的新鲜天麻。

水开，准备装入高压锅，一旁的“厨

师长”连连插话——“还没放盐，还

没放盐呀!”吴总微微一笑：“等高压

锅压好出锅时再放盐，盐放早了味

道不鲜哩”，“厨师长”恍然大悟，忙

笑着颔首。

　　圆弧形的灶台，两口铁锅分列

烟囱两侧，吴总在左边铁锅煎鱼煮

鱼，“厨师长”在右边锅子准备炒红

薯尖。锅底已烧得灼热，看到她拿

出植物油准备倒入，我们几乎异口

同声喊：“炒青菜要用猪油!”吓得

“厨师长”赶忙缩手，脸颊泛起红晕，

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露出羞涩，

一旁的“事务长”连忙出手帮衬，从

橱柜里捧出猪油缸子，热油香喷喷

的，就要冒出烟来，吴总急忙招呼放

大蒜子，青菜下锅，还嘱咐炒菜时不

能等到油锅冒烟才下锅。“火头军”

只是面带微笑，不插话不搭腔，

坐在小凳子上，靠着一堆码放

整齐的柴火，忠于职守开小铁

门、添柴、关小铁门，清理进气

口。天性幽默的谭兄看出了端

倪，连珠炮式调侃：“你家一看

就是老婆当家，平

时 你 听 老 婆 的 话

啵？”说得他笑过之

后，握紧火钳，悄悄

低下头，忙着摆弄

灶膛柴火。

　　好一阵忙活，

招呼团友们吃饭，

男士一桌，女士一

桌，中间留出约莫

六七十厘米的过道。鸡

肉香、鱼肉香、蒸腊肉香、

蒸猪血丸子香、清炒小菜

香，当然还有杯中之物的

香，混在一块，屋后的鸭

子好像也陶醉了，“嘎嘎

嘎”叫个不停。好客的陈

兄、骆 兄 忽 然 想 起 了 什

么，连忙把“火头军”从厨

房拉过来。一番推脱、客

气，他勉强坐下，半天还显出受宠若

惊。最会来事的孔兄，赶忙倒满一

杯，敬到“火头军”手上。一腔热情

似火，一番推杯换盏，一片插科打

诨，“火头军”脸颊红霞飘荡。

　　第六天吃过早餐，我们收拾好

行囊，和一家人互道再见。云层缝

隙，洒下东一块西一片不完整的阳

光，山道弯弯，丛林灌木裹着路，密

密麻麻的玉米叶和粽粑叶，凝着一

层雨露，不甚光亮，似乎含着离愁与

不舍。

       每天坐在办公室，一抬眼

就能瞅见山坡上那几株梧桐。

层层叠叠的绿铺满了坡面，梧

桐树就在这片绿色里。山坡就

在教学楼旁边，走过去也就几

分钟。但我却一次也没去过。

十年来，每天就是这样相对而

视，默默相伴。

　　听说学校从市内搬到近

郊，起初大家是不喜欢的。离

家远了，来回要奔波，不喜欢也

是情有可原。等到新学校建成，周围

楼房又起来了，还不断往外围延伸，

学校便又在中心了。但楼房一多，又

感觉沉闷。幸好学校一旁有块山地，

是准备依山傍水建公园的，所以一直

留着那片青绿的山坡。这样，我才有

了和梧桐树日日相伴的缘分。

　　天气晴好，有阳光洒下来，梧桐

树就被柔和的光晕给裹住了。于是，

我总能看到些细微的景致：交错的枝

叶里，细碎的光斑漏到深绿的茅草

上。风一吹，就在草叶里蹦迪似的，

跳来跳去。也有些是贴在叶面上的，

或者顺着叶尖滑落，掉进泥土里。树

下长着几丛芦苇，修长的叶片刚有了

点浅黄。原本是素淡的颜色，让阳光

一照，居然就鲜亮起来。

　　晴了好多天，梧桐也有点没精神

了。它们的叶片微微向内卷，绿色也

淡了几分。还有几片叶子悄悄变黄

了，藏在浓密的枝叶间，若隐若现，反

倒多了些意趣。从我的窗口看过去，

那点点黄融入大片的绿里，是点缀也

是我猜想，那最先变黄的几片，应该

是知晓时节变化的信使吧？它们偷

偷把秘密藏在叶子里，不声张也不着

急，等着时光慢慢过去。

　　下雨也是常有的事。雨丝是从

山那头飘过来的，像张薄网把整面山

坡都罩住了。雨打在梧桐叶上，声音

清脆又响亮。这些声音格外不同，不

像落在屋顶和水泥地面上的。我坐

在桌前，不用抬头，那种独有的、细密

的嘀嗒声就钻进耳朵里。听久了就

能分辨出来：雨珠先落在外层的阔叶

上，再顺着叶脉往下流，滴落到下层

枝丫。这么层层传递，雨声便有了层

次感，一点不吵闹，倒像

首没谱子的慢板乐章。

　　我在累了时，总是

想要歇会儿。这时候，

我习惯先看一眼梧桐，

然后起身去书柜挑一本

书，窝在窗前

的椅子上读几

行。就这样看

看文字，也看看梧桐。有时候，

我突然感觉梧桐树上的光光点

点都成了文字。而有的时候，

书页又模模糊糊地有梧桐叶的

影子。每每翻动书页，沙沙作

响时，人就有点犯迷糊，都分不

清是在读纸上的文字，还是在

读山坡上这几棵梧桐。

　　偶尔我会去拿些平时舍不

得泡的茶叶，像黄金茶或者西

湖龙井，慢慢沏好后端回窗边。

我喜欢一边盯着梧桐树，一边

细细闻着茶香。丝丝缕缕的香味在

鼻尖萦绕，若有若无的水雾飘落在睫

毛上，竟有了几分飘飘然的感觉。隔

着袅袅热气看过去，梧桐叶的绿意柔

和了不少，不像平日里那么稠密。手

心捧着温热的茶杯，眼前是安然生长

的草木，那些纷繁冗杂的琐事好像都

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了。

　　要是下雨就不一样了，我会眯着

眼，想象着雨水顺着每一片树叶的经

脉流淌，再渗透到梧桐树的枝枝丫

丫。想象着那些渴坏了的叶片在雨

水滋润下慢慢恢复生机，重新变得鲜

活——梧桐的阔叶就好像是为雨长

的，不管雨大还是雨小，雨滴击打，水

珠流淌的声音都变成了无数美妙的

韵律，一点点落进生命的湖泽里。

　　等太阳再出来，叶片就发亮了，

颜色也饱满起来。可能是雨水给了

它们新的活力，稍微有点风，它们就

不停地舞动。节奏的快慢高低倒也

流畅，就是动作有点笨拙，完全没有

少女的灵动轻盈。我于是抿嘴而笑。

　　暑假正值培训高峰，事多而杂

时，难免心生烦躁。还好有这几棵梧

桐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对着它坐上

一会儿，心绪就慢慢沉静下来。等快

到傍晚时，阳光也柔和了，不再那么

刺眼，变成了温润的橙色，斜斜铺在

树冠上。蝉鸣渐渐低了，风声也柔缓

下来，连整个人都跟着柔软了。

　　《诗经》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古人觉得梧桐

引凤是高洁安宁的象征，所以喜欢在

庭院里种梧桐。不过古时的梧桐大多

在庭院深处，伴着书卷和灯火。我这

几株，却是长在野外的山坡上。山坡

有山坡的好，野外梧桐活得坦荡又肆

意。它们就守着这一方小小的坡地。

　　早年读诗词，总觉得梧桐天生就

带着点忧愁。李清照写梧桐细雨，写

黄昏里的嘀嗒声，凄清惆怅扑面而来。

我曾一遍遍读这些句子，心里就认定

梧桐总是和离愁、孤寂牵扯在一起。

直到每天守着窗外这几棵梧桐，才慢

慢品出不一样的味道——它不光有悲

秋的萧瑟，夏秋时节的梧桐，是担当

也是庇护。万千绿叶舒展，就把灼热

的暑气都给挡住了。它给坡上的草

木遮阴，也给我这个在窗边伏案的人

留了一片能让目光停靠的清净地。

　　秋意一点点深了，这些叶子迟早

会泛黄、飘落。过不了几天，秋风扫

过山坡，大片的桐叶会慢慢从枝丫上

脱离，静悄悄地铺在泥土上。别人看

到落叶，难免会感到伤感，其实啊，落

叶哪能算凋零呢，这是归还，叶片落

到泥土里，慢慢变成养分，再回馈给

扎根的树。等来年春天，树又会抽出

新芽。四季轮回就是这样，有盛开的

时候，自然也有告别的日子。

　　和这几棵梧桐相遇，也只是彼此

生命中的一段短暂时光。无数个伏案

的晨昏，不管是焦虑、疲惫，还是平静

和欢喜，都有它陪着。这种相伴不需

要说话，也不用约定，只要我一抬头，

它便肯定在那儿。

浏阳市人民政府迁坟公告
因浏阳市土地储备中心砰山 19 号地块（浏阳经开区 2026 年第

七批次用地）建设需要，浏阳市人民政府于 2026 年 8 月 28 日发布
《浏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浏阳市土地储备中心砰山19号地块（浏阳经
开区 2026 年第七批次用地）征收土地预公告》（〔2026〕第 34 号）。
根据《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若干规定》第十条等相关规定，现就项
目范围内迁坟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浏阳市洞阳镇砰山村范围
内，总面积1.9697公顷。

二、有关要求：请位于项目红线范围内的坟墓亲属，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主动与属地乡镇（街道）联系，办理迁坟手续。
逾期未迁，将视为无主坟统一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洞阳镇人民政府：廖建清 15874979591

浏阳市人民政府
202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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